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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淠史杭工程兴建65周年纪念，在大家
热烈谈论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的时候，我更想到
皖西人民永垂不朽的牺牲奉献。
上世纪1974-1976两年多，省地两级曾组织了

一个“淠史杭写作组”，为淠史杭工程编撰、出版了
两部书。我有幸忝列写作组6名执笔者之一。写作
组成立之初，我曾在合肥见到一位老作家。他说，
你到这个写作组，很好。这是你认识人生、认识社
会的一个契机。听说修建淠史杭饿死了很多人。你
们要学习古代的董狐，秉笔直书，为子孙后代留下
一部真实的历史。

我知道董狐。董狐为春秋时晋国太史，不畏强
权，坚持原则。在赵盾族弟赵穿杀了晋灵公后，董
狐不怕杀头，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留下了

“董狐直笔”的典故。我还知道安徽这位老作家就
有一个笔名“董今狐”。他曾以这个笔名，写作、发
表了不少杂文，针砭时弊，引人警醒，发人深思。

面对这位老作家的训导，我没有同他辩白。因
为我曾两次参加兴建淠史杭的劳动，据我所知，当
时并没有饿死人，而是累死了人。
我的老家住在合肥南门外15公里的“三十

庙”，解放后划归肥西县，而肥西县又两度属六安
专区管辖。因此，六安专区一旦有啥大事，肥西县
必须跟着“起舞”。兴建淠史杭更是如此。淠史杭动
工后，我们那儿乡村也有了动作。乡亲们简称“扒淠
河”，大家扛起锹镐，挑起粪箕，带着粮草，兴高采烈
地上工了。
我第一次参加淠史杭劳动，是在1959年深冬。

那一年7月，我从六安高中(今一中)毕业，因病没有
参加当年的高考，回肥西县谋了一职小学代课教
师。当年放寒假，我的童年玩伴沈永贵邀请我：“我们
到淠史杭工地玩玩怎么样？”当时，我家住在肥西县
合巢公社汤店大队；沈家住在这个公社新光大队，
他哥哥沈永富担任新光大队的书记，又是我的小学
同学，虽然老家的公共食堂已不大景气，不像一年
前“吃饭不要钱”那么火红，但到工地吃饭想必问题
不大吧？于是，我俩起了个绝早，步行将近百里，赶到
官亭北边十余里长镇附近的刘圩。汤店、新光两个
大队的工地，毗连建在淠河总干渠这里。
确记得，我到家乡生产队工地，是在日薄西山

的时候，淠河总干渠的堤坝，堆筑高高的新土，夕
阳下金黄色一片。我站在那里，正欲同乡亲们打个
招呼，不知谁眼尖发现了我，惊呼一声：“本法(我的
原名)来了！”渠底渠上的人一齐望向了我，渠底的
大娘们猛然间爆发出了一片哭声。
我细瞅渠底，全队十多个民工全在这儿。他们

离家不到四个月，但不论是姑娘们的白脸，还是壮
汉、大娘的黄脸，全都晒得黝黑一片，宛若非洲黑
人，衬得牙齿分外洁白。我下到渠底来到人群中，
大娘们拉着我的手，细问家里的境况。原来她们看

到我，想起留在家里的孩子，止不住哭泣起来。我
得知她们以哭迎我的原因，百般安慰她们，说家里
一切都好，这才使她们平息下来。

民工们一律住工棚，工棚搭盖得倒还牢固。全
大队七八十人在一块吃食堂，每天早晨吃很浓很
浓的米糊糊，中午、晚上吃白米干饭。民工们除了
从生产队带来一部分粮食外，工地的民工每天补
助一斤纯粮，完全可以吃饱。遗憾的是，不供应菜。
民工们吃的菜，都是从家里带来的腌菜。当时，比
较高级的菜是“炒盐”，所谓“炒盐”，就是用菜油或
花生油放到锅里炒热，然后倒下要炒的盐，放在一
起搅拌翻炒一会就成了。说炒盐有啥营养，当然是
笑话，但是吃着，总有一股特别的、悠远的香味。我的
父亲也在工地，半月前他曾回家一趟，把家里仅有
的三四两菜油，全部炒盐带走了。为此，母亲还曾埋
怨过他：“你就不顾我和孩子们哪！”这次在工地见到
父亲，他首先就悲哀地告诉我，他带来的炒盐被人
偷走了，并告诉我是谁偷的。我听了很生气：“你怎么
不找他要回来？”善良的父亲说：“我只是怀疑他，没
有真凭实据。你找他要，万一诬人清白怎么办？”
汤店大队的胡大队长在工地上，他知道我是

六安高中毕业，又在家乡的小学教书，对我格外客
气，叫我晚上在他办公室睡觉，吃饭当然更不成问
题。傍晚，当我和父亲打来白米干饭时候，无菜，只
好吃“寡饭”。同我家隔几道门的村邻胡照凤，把自
己的菜罐摆到我面前，说道：“表叔，你吃我的菜。”
我伸筷在她菜罐搅了一下，说道：“你也没有菜了
呀！”她说：“还有一点点呢，够你吃一顿饭了。距我
们工地不远的岗上，有当地社员兴的菜园。今晚我
去向他们‘借’几棵菜，洗洗用盐腌一下，过几天就
能吃了！”

晚上我就睡在胡大队长的“办公室”。所谓办
公室，实际上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床上、桌上甚至
地上，堆得最多的是足有半厘米厚的大锅锅巴。那
时，工地上能吃上白米干饭，很受人眼馋，凡是有
理由到工地蹭饭的，都往工地上跑。就在这办公室
门口，我遇到了包剃我们邻近几个村男人头发的
理发师奚二(姓奚，排行二，大人们都这样喊他)。我
招呼他：“奚二爷，你也来了！”他讪讪地说：“不管
干甚，男人头总要剃呀！我一个月来一趟，住上三
五天！”说着，掸眼看我房内的大锅锅巴，内行地
说：“这锅巴咬不动，必要放到米糊糊锅里熬煮，才
能煮化。”
既然在工地混饭吃，当然要干活。第二天，我

就参加挖渠了。我们生产队民工分两个组，其中一
个组组长是我父亲，我就帮他们挖土往柳筐里放，
男劳力再嗯嗯呀呀往渠埂上抬。我发觉他们情绪
还不错，边干边说笑。他们正同另一组开展劳动竞
赛，私下商量着如何赢他们。

那一年，我19岁，长得瘦弱，但是骨架冒有1米

76，俨然像一棵葵花秸。一天早上，我正在河渠上
闲逛，被新光大队书记沈永富看到了，他招呼我
说：“本法！公社马上有人来检查上工人数，你快去
我们大队排队顶一个！”我问他：“你家老弟呢？”他
说：“他个子矮，不像大人。”于是，我跑到他们大
队，挺胸突肚站到队里。队分两排，我站在后排，没
有露出马脚。这时我才知道，当时民工减员厉害，
公社为按时完成挖渠任务，常责令各大队从后方
补充民工。为啥减员呢？主要是累的。每天天刚亮
就干活，天擦黑才收工，除中午吃
饭休息一会儿，每天至少要干12个
小时的活；男人们还要抬大土，出
力尤重。关键时节，谁让谁呀？平时
身体弱的或有病的，往往就累趴
了，累趴了就想睡，一睡就吃不下
东西，不想起来。坏了，这类民工重
返工地的不多，有人往往就在异乡
咽了气。后来我听人说，刘圩南边
有个叫蛤蟆函的地方，就埋有不少
肥西合巢公社的乡亲。埋在那里的
主要原因，是距家百里以上，若没
有至亲护持，很难将他们携回家
乡，只能薄棺薄葬，让他们安睡那
儿静听淠河总干渠的水波了。

那一次，我和沈永贵在刘圩的
工地劳动有五、六天，这才带着满
腔兴奋回家了。
我家乡那个生产队还算幸运，

虽然多年组织民工上淠史杭兴建
工地，但从没死一个人。只有一个
李光爱，在工地施行劈土法时砸断了右小腿。我之
所以数十年能记住他的名字，是他在家养伤时出
了一件骇人的事儿：他的小腿断骨处经医生包扎，
开始还按时换药，过了一程腿伤大好，他就不去换
药了。过了一程，他觉得腿伤处发痒。内行的人告
诉他：你这是腿伤处长了新肉，所以作痒。又过了
一程，伤处不仅作痒还隐隐作疼，他不得不去找医
生。医生解开包扎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伤处受到
感染，化脓生蛆了。那些小蛆儿蠕动噬咬，致使他
又痒又疼。李光爱后来成了瘸子，终生受到生产队
照顾，活了70多岁。

我家在农村的亲戚有七、八家，真正在兴建
淠史杭时死人的，只有我的一个表嫂刘兰珍。表
嫂家住肥西县肥光公社一个叫作“河头”的村庄。
表哥范仁凯，毕业于肥西初师，当过小学校长。范
仁凯是我父亲大舅的孙子，与我同辈，比我大七、
八岁。范家是一个大家，有十多口人。印象中的表
嫂，20多岁，中等个儿，剪着短发，白白的脸，大大
的眼，美丽而又贤良。我那时年纪小，从没和她说
过话。话说1959年冬季，表嫂也在淠史杭工地，劳

动积极，多次受到表扬。就在工地放假过春节那
天，民工们争先恐后带着行李跑了。表嫂正待要
走，突然发现生产队的一条老牯牛被丢下了。那
条老牛骨瘦如柴，两眼糊满眼屎，哀哀地看着表
嫂。它是到工地河堤上拉“提土转盘”的，由于形
象不佳，被人遗弃，表嫂很是不忍，又加她是生产
队妇女队长，于公于私都不能把牛丢下。她对老
牛稍加洗涮，然后便拉着它一步一步回家了。表
嫂又累又饿又疲惫，老牛肚内更是无食，人和畜
牲都走得很慢。走着走着，朔风更猛，天气骤变，
纷纷扬扬，卷下一场大雪。从后面赶来路过的民
工，看到表嫂与牯牛的挣扎，纷纷劝她把牛丢了，
自己去奔一条活路。表嫂没有搭理，顽强地拉着
老牛，一步一步往家乡走。……第二天雪住天晴，
范家见表嫂没有回家，便向工地上人打听，知情
者告之以故。范仁凯的两个弟弟情知不妙，踏雪
顺着往工地的方向寻找。果然，在烧脉岗南边的
一条乡村小道上，发现刘兰珍和老牯牛相傍着死

在一起。虽然那儿距周围的村庄很远，还是有好
心人在表嫂身上盖了一条草垫子，为她遮蔽风
寒。表嫂的脸向着南方，那儿距家乡肥光公社还
有20多里路呢。……64年过去了，死时30出头美
丽的表嫂，依然常常活跃在我的梦中。她是累
死、饿死抑或是冻死，很难说得清。她留下的一
儿一女，已经变成老人了，他们及其子孙，正岁
月静好地享受着母亲和祖辈的遗泽。

我第二次参加兴建淠史杭的劳动，是在1967
年的春天。那时，我大学毕业参加过三期“四清”
运动后，正在六安等待分配新的工作。六安专区
有关单位，暂时分配我们去农村办“样板”，我分
配在罗管节制闸北侧的罗管公社松林大队。那年
4月，淠河总干渠百家堰地下涵那一段渠道进行
疏浚和河堤加高，人山人海干了半个多月，我也
参加其中。那时，农村景况已大大好转，公社生产
队每年秋后分配时，都留下了充足的“水利粮”，
国家又有补助，不存在饿死人的现象。

兴建淠史杭工程有没有饿死人？对我来说是
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一直关注此事。近来，我研究

了大量的淠史杭史料。在《情系淠史杭》（注）一书
中，收有当年六安地委第二书记、行署专员、兴建
淠史杭指挥部指挥兼书记赵子厚女儿赵涛的一
篇文章，她深情地回忆了父亲领导兴建淠史杭的
经历。在“顶压力、搏风险”一节中，赵涛拟了一个
小标题《淠史杭工地上没有人饿死》，并说：“我曾
就此事问过父亲。父亲说，工地上的民工口粮虽
然少，但是，供应是有保障的。淠史杭工地上没有
人饿死。相反，周边农村有饿死人的，为了吃饭，
有的农民还从周边农村往工地上跑。”赵子厚所
言，与我当年的观察是吻合的。
但是，我又研读了当年赵子厚秘书、后任六

安地委秘书长张洪祥等人的回忆材料。他们指出，
在兴建淠史杭工程第二期后期1960年春季，即所
谓“粮食关”时期，在史河灌区一些工地，曾出现民
工“非正常死亡”现象。这种现象，是累、饿两种因
素叠加而形成的。当时，六安专区党、政领导杜维
佑、赵子厚对此极为重视，千方百计使民工不致挨

饿，他们甚至冒着坐牢风险，从金寨县国
库调用大批黄豆、红糖，支援史河灌区一
些工地的民工。

淠史杭兴建成功的关键，是在1960、
1961那些最困难年月没有停工。当时，安
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以及六安专区和
六安专区各县的党政领导，团结一心，咬
牙坚持，采取大规模民工休工，而以从省
公安厅调来劳改队支援、以工代赈、请城
市工人、职工、居民、学生协助施工等办
法，保持重点工程的兴建，等到农村状况
好转后才恢复大规模施工。如此坚持14
年，直到1972年全部干渠通水，淠史杭工
程基本建成。我常常私自想，能够如此怀
有立定目标，坚定向前，不成功绝不停息
的铁心壮志，只有惯于坚持自力更生，勇
于献出鲜血生命，曾在中国革命史上写
下辉煌篇章的皖西人民，才能够做得出、
办得到！
作者在这里所写的，都是个人经历

的一些小事，可能令一些读者不忍卒读。
我想让读者特别是年轻人记住：淠史杭战天斗地
精神所说的“牺牲奉献”，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皖
西人民、我们的先辈，无私无畏地献出了祖辈的
坟茔、锦绣的田园，居住的村舍、个人的资产以至
青春和热血！今天的岁月安好、风光静美、旱涝无
忧、饮水甘甜，不是凭空得来！

反映淠史杭工程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是我执
笔写的。这就是《千里丘陵绘新图》，7000余字。
1974年秋天由我执笔写成，陈桂棣润色定稿。当
时忌讳署个人名字，后以“淠史杭写作组”署名，
发表在淮委编印的小报《治淮》某期第一版。我见
过那报、那文，但没有收藏。
徐航我今年已八十又四，夕阳在树，岁月无

多。我要努力为淠史杭写些文章，把淠史杭工程的
伟大、效益的丰硕、兴建过程的艰难以及永葆它青
春的艰巨，尽情写出，以表示我深沉、绵长的纪念！

注：《情系淠史杭》38万字，中共六安市委宣传
部、皖西日报社、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编，
团结出版社2018年7月第一版。

战战天天斗斗地地 牺牺牲牲奉奉献献
——— 淠史杭兴建杂记

徐 航

思源桥
2016年，我陪中国作协副主任徐贵

祥、原省作协主席许辉等“梦之路”作协采
风团一行到裕安区苏埠镇淠史杭源头横
排头风景区采风，当我们走过一座连接清
源楼和苏家埠战役陈列馆之间的晃桥，景
区导游介绍这是思源桥，我就问她，为什
么叫思源桥呢？导游说不知道。
我告诉她，思源桥的意思有三层：一

是常思幸福之源。1932年，在苏埠这块热
土上，由共和国元帅徐向前指挥的、震惊
中外的48天大战成功击退了国民党对我
皖西苏区的重兵“围剿”，取得了鄂豫皖苏
区空前乃至红军史上的最大胜利。今日我
们的幸福生活来自于当年革命先驱的热
血奉献和壮烈牺牲；二是常思丰收之源。
1958年，伟大的皖西人民挥镐建立了新中
国第一水利工程——— 淠史杭灌溉工程。淠
史杭灌区可灌溉皖豫两省1100万亩农田，
正是因为有了淠史杭灌区的水利基础设
施作保障，安徽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
才得以长足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才
得以逐步提高；三是常思饮水之源。丰源
湖聚集上游来水，然后清澈的水流经过北
流、东流，为六安、合肥等大小城镇提供工
业用水和生活用水。供应合肥半城群众饮
用的董铺水库、大房郢水库的水，便是用
此处的水源源不绝地补给的。清澈、甘甜
的丰源湖水，汩汩地流进我们每家每户的
自来水水管，丰源湖就是我们千家万户的
大水缸！另外，思源桥与丰源湖、清源楼一
脉相承，有源源不断的意思！
小导游高兴地说，以后我知道了！我

不禁想，一个地方的旅游发展离不开文
化，裕安有这么多的文化聚集——— 如以皋
陶司法为代表的法治文化，以独山暴动为
代表的红色文化，以48天大战“围点打援”
为代表的战争文化，以淠史杭水利枢纽工
程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六安茶谷为代表
的生态文化，却没有很好地归纳推广。我
们常说“文化离开旅游，魂不附体；旅游离
开文化，六神无主”，景区再美，没有文化，
也是“表面”风光。

每次走过思源桥，我都感到无比自豪！

清源楼
青山环碧水，绿树映红楼；白鹭蓝空

舞，画舫逐浪游。
美丽的横排头国家水利风景区，是淠

史杭工程淠河灌区渠首所在地，这里绿树
成荫，楼阁掩映，风清人静，环境清幽，各
类鹭鸟翱翔纷飞，仿如世外桃源，原全国
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曾盛赞其为“横排仙

境”。在这美丽的景区，最吸引人的就是仿
照武汉黄鹤楼建造的清源楼。

“飞檐翘角凌宵汉，画栋雕梁映碧
流”。此楼模仿武汉黄鹤楼雄姿，由苏埠镇
投资200多万元，于1997年动工兴建，
2000年7月竣工。此楼共七层，总高30米，
总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清源楼共七
层，攒尖顶，层层飞檐，四望如一。主楼平
面方形，下层左右伸出，前后出廊屋与配
楼相通，全体屋顶错落，翼角嶙峋，气势雄
壮。在楼的二、三、四、五、六层外有四面回
廊，可供游人远眺。远远望去，整座楼形如
黄鹤，展翅欲飞，为江山胜景增添了雄浑
豪迈的一笔，可谓画龙点睛。
如今，清源楼内部被布展为淠史杭工

程展览馆，主要分迎宾、一楼、负一楼、二
楼、三楼、四楼六大部分。
一楼以视频短片、沙盘、展板为主要内

容，可以让大家对淠史杭灌溉工程有一个
大概认知。
负一楼为“苦水”厅，能让我们穿越时

空，回眸受“水”牵制的苦难岁月：江淮地区
为大别山余脉，境内岗峦起伏，水资源为自
然降雨产生的地表迳流，丰水年份洼地洪涝
成灾，枯水年份干旱成片。由于特殊的地理
环境，六安人民饱受洪、旱交攻之苦，洪灾过
后，往往又是大旱，不是两旱夹一涝，就是春
旱连秋旱，旱灾更胜于洪灾。江淮人民苦不
堪言，每逢洪旱之年，六安都是重灾区。本楼
层展示了江淮人民“苦水”的万般苦难。
二楼展示的是自力更生的宏阔画卷、

人定胜天的铿然交响。自1958年工程开工，
皖西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劈山填川，
改造山河，引水上岗，自流灌溉。在累计4亿
个工日里，开挖出6亿土方，以大别山六大
水库为主水源，以横排头、红石嘴、龙河口
三大渠首为枢纽，沟通淠河、史河、杭埠河
三大水系，以2.5万公里渠道、6万多座渠系
建筑物、1200多个中小型水库、21万多个
塘堰为架构，组成“长藤结瓜式”的灌溉系
统。它横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惠及安徽、
河南2省4市17个县区，以无与伦比的渠道
总长，雄踞中国人造长河之首，荣膺人工灌
渠的“世界之最”。
三楼主要展示的是战天斗地的兴修

场面。皖西人民就是凭着铁锹、十字镐、钢
钎、独轮车等简陋的原始劳动工具完成了
近6亿立方米的土方施工任务，是怎样完
成的呢？1958年，淠史杭工程兴建时，正处
在特殊年代，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建设困
难重重，在工程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
依靠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排除万
难。工程指挥部开展了广泛的工具革新运
动。灌区一下子涌现出1 .1万名能工巧匠，

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克服了工程建设中的
千难万险，这里展示了刘美三的劈土法、
冯克山的洞室爆破、民工创造的“倒拉器”
以及根据“倒拉器”的原理，工地上又涌现
出人力的有“脚踏运土器”、“三面倒土滑
车”、“快速上土器”；畜力的，有“转盘运土
器”、“牛拉滑车”；动力的，有“三轨绳索牵
引机”、“绞架式运土器”、“十女大轱车”；
还有机械的“翻斗车”。倒拉器运土、“劈土
法”和“洞室爆破法”并称为淠史杭工程建
设的“三大法宝”。
四楼的百人墙展示了赵子厚、郑象

生、魏胜德、赵得、高翼生、何运礼、吴琳等
广大治水人，在指挥部的正确领导下，发
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历经半个
世纪的奋斗，创造出人间奇迹。灌区工程凝
聚了无数创业者们的心血和智慧，“百人
图”，作为记忆的碎片，可以让我们去缅怀
那些曾经雷厉风行或默默无闻的创业者！
四楼展厅最后展示的是美丽六安绿色发展
的四大平台，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
两岸，淠史杭灌区工程泽被千余万人，灌溉
千余万亩土地，昔日贫瘠的土地，变成今日
的鱼米之乡。

清源楼既是景区的一处美丽的风景
线，更是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的展示地、
传承地和发扬地，是我们皖西儿女心中的
一座“精神圣殿”！

丰源湖
淠史杭工程发挥灌溉作用的关键，是

兴建渠首枢纽工程，抬高水位，逼水上岗。
它的渠首工程有三处：一是六安的横排
头，二是金寨的红石嘴，三是舒城的龙河
口。这三大枢纽工程建得最早的，便是横
排头。登上进水闸楼顶，可眺望四周湖光
山色，脚下碧波万顷，可远达淠河东西两
源交汇处，烟波浩淼，浩浩汤汤。横排头枢
纽工程犹如一把锋利的长剑，将古老的淠
河拦腰截断，在溢流坝和土坝上面，抬高
佛子岭、磨子潭和响洪甸三大水库发电后
的尾水和区间来水，形成一个面积达125
公顷的浩瀚湖泊——— 湖水通过进水闸，进
入淠河总干渠，逼水上岗；在每年7月左右

的丰水季节，湖泊水满，便通过溢流坝翻
滚而下，形成百丈短瀑长练、碧波滚银，好
不壮观！刘伯承元帅在1964年5月视察此
枢纽工程时，非常欣慰，曾挥手写下“丰收
之源”四个大字，如今它们正镌刻在横排
头进水闸的闸顶上，金光灿烂。
这坝上125公顷的湖泊，便是“丰源

湖”——— 命名源于刘伯承元帅手书的“丰
收之源”四个大字。丰源湖是丰收之源，是
生命之泉，更是旅游、休闲胜地。丰源湖上
雄鹰盘空、鸥鹭翔集，赵苏大堤如苍莽巨
龙蜿蜒曲折，蓊蓊郁郁的白鹭洲青葱欲
滴，溢流坝北面的淠河故道，牛羊依依，牧
歌阵阵。这里还是鸟类的天堂。这儿树高
林茂，环境幽美，湖水洁净，鱼虾丰富，形
成独特的生态环境，成为众多鸟类栖息繁
殖的地方。这儿鸟类多达百余种，其中鹭
鸟尤多。距清源楼北约200米有著名的

“十万白鹭园”，绿树成荫，楼阁掩映，风清
人静，环境清幽，集中池鹭、帕鹭、夜鹭、牛
背鹭多达十万余只，盘飞起来遮天蔽日，
鸣叫起来如水浪逐波，实为人间胜景。
由横排头乘船沿丰源湖东岸南行，水

上烟波蒙漫，沿岸群峰耸峙，约行两公里，
便到了老虎头山。山上建有龙王寺。龙王
寺东接青山之峰，西临淠河绝壁，与铜山、
九公寨遥遥相峙，气势巍峨，景色壮观。

大别山余脉锁钥苍莽，山岗起伏，森
森树木聚集千年灵气；淠史杭水系襟连秀
丽，湾畈交错，沃沃土地蕴育万千生灵。丰
源湖及其周边，山川峻美，树木葱茏，碧波
荡漾，文韵流长。

丰源湖有机链接六安美景，精准浓缩
发展大势，生动诠释幸福未来。
思源桥、清源楼、丰源湖——— 源源不

断，既是水之源，更是精神之源！我们皖西
儿女永远铭记的是“自力更生、顽强拼搏、
牺牲奉献、科学求实”的淠史杭战天斗地
精神！
十四年牺牲奉献凝聚的淠史杭战

天斗地精神将永远流淌在我们皖西人
民的血液里，并化为红色基因，成为老
区向海而兴、振兴发展的精神密码和不
竭力量。

庐镇，舒城西南边陲的一个美丽乡镇。境内群山绵
延，奇峰峻岭。山中茂林修竹，沟壑秀美，深涧飞瀑星罗
棋布，四时之景变换，风景各异，真可谓“春有百花秋有
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春日里山花烂漫，秋日里金黄一
片。山风浸透了草木的芳香和野果的清甜在山谷里奔
腾回荡，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置身其中，仿佛挥手
便可成仙。更有甚者是那金秋月夜，彼时明月笼罩千
山，涧水岸边秋露滋生，繁星下白霜流空、鸿雁长飞。此
时方能体会“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由河棚往庐镇
方向，一条柏油马路依山临河而修，蜿蜒曲折、宁静清
雅，将山外的文明带向大山深处。

行进在路上，眼前尽是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河谷里流水潺潺，一只白鹭翩翩飞过。这是一条连接着
喧嚣与宁静、涌动着文明与财富的路。高岭低谷的人家
不再与世隔绝，犹如歌中所唱的“从此山不再高地不再
偏”。现实版的桃花源就在眼前，恬静而不闭塞。由河棚
而来，贴着山一路前行，参天大树在身边匆匆滑过，即使
阳光明媚，路上也浓荫密布。一路风光秀丽、心情放飞，
不觉已到庐镇。远远地看见路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刻

“庐镇关”三个大字。转过此处的山角，眼前豁然开朗。
一条宽阔的大河呈现眼前，两岸分布着集镇上的

民居、店铺和公共设施，山乡特有的清雅明净跃然眼帘。
河的右岸是庐镇的主街，集中了街道主要的店铺和土特
产交易的早市，现在也是乡政府的所在地。一条痕迹依
稀的老街安静地卧躺在主街背后，窄窄的街道紧贴河
岸。来到这里，你能感受到庐镇历史的久远和时光的沧桑，据说有的房屋墙体已达
两百年以上。走进老街，似乎能看到由古代流淌而来的时光。恍惚间，仿佛有拖着
长辫子的古代山民从身边走过，他们青色的长衫是那么清晰。

隔河相望的左岸发展得较迟，没有多少历史遗迹，但也是主街的延伸，同样
承担着很多功能，在空间上对集镇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如此紧密的两
岸之间有三座桥梁相连。上游和下游的两座桥梁起着主要的交通作用。唯独中
间的庐镇关廊桥仅为人行步桥，建成于2022年。此桥的建设初衷为人行便民桥，
主要为方便行人过河而修。三孔的拱桥外形轻盈而跳跃，在四周苍翠的青山里，
这是一节跳动的音符、一缕鲜活的灵动。廊桥和山区的地形地貌相互辉映、情趣
盎然。仿木结构的桥顶雕梁画栋、色彩艳丽，犹如彩虹卧波。在这青山绿水间多
出这一抹亮丽的色彩，使人不免心头一亮，在夜晚灯光的映衬下更是美轮美奂。
典雅、古朴、飘逸的桥顶犹如一把大伞笼罩着桥面、保护着行人。建成后的庐镇
关廊桥便常有人流连驻足，但见徜徉于桥上的人们微笑着谈天说地，快乐之情
溢于言表，已成为人们通行、休憩、纳凉、赏景于一体的幸福之桥。

与廊桥同时期建成的河右岸的绿化带，是一条由庐镇街头向下游延伸，在河
堤临水一面的斜坡合理地利用地形地势，建成一道集草坪和景观树为一体的绿
色长堤。临水岸边建有一条人行步道，灰褐色的石板路面沿着河堤蜿蜒而成，临
水一面建有一道石质栏杆。人们可徜徉散步其上，感受河面上的清风徐徐。现在
这里环境整洁、空间宽敞、景色优美，已成为本地居民最喜欢来的地方。

每在夕阳西下，廊桥上或是右岸的绿化带边，老人们步履如健，孩童们则撒
欢地奔跑。曾有人顺口溜曰“呼儿唤女过桥去，芳草夕阳清风来”。而原来右岸的
临水斜坡却是杂树丛生，岸边裸露的岩石犬牙交错，让人无法靠近。在绿化带和
集镇之间的街角处，有一座六角凉亭，它紧挨着公交车站，位于临河凸起得高
处。暗红色的六根柱子、灰色的瓦，六个角檐高高翘起，古朴典雅、轻盈而灵动。
走进凉亭内，周围有栏杆和一圈座椅。站在亭内能看到河谷里很远的地方、能招
揽河谷里最多的风。常见有人在亭内或等车、或休闲小息。他们在看河谷里的风
景、在吹河面飘
来的凉风。常见
一群老人围坐
亭内含饴弄孙，
吹着清凉的山
风畅话家常。

在 这 稻 穗
飘香的季节，青
山如黛、涧水如
蓝，美丽山乡已
不再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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